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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崔 勇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
长、“南海Ⅰ号”考古发掘领队）

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媒介，没有明

确 的 线 路 实 体 ， 但 古 人 以 一 种 悲 壮 的 方

式，把贸易的载体“船”，留在了这条航

路的不同海域中。对不同海域、不同时间

的沉船进行考古发掘研究，将这些点串联

成线，这条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。我的一

生，就是在将这一个个点接通成线。

作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，我其

实没有什么特殊的。唯一幸运的是，我的

年龄刚好和水下考古的发展节点同步。

我 出 生 于 1962 年 ， 也 是 在 那 个 年

代，现代水下考古之父乔治·巴斯开始把

便携式呼吸器应用到水下考古工作中，水

下考古正式诞生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中国

发现了古沉船“南海Ⅰ号”，开始筹备组

建水下考古队。当时年纪大的考古工作者

没有机会学习潜水，年纪小的又没赶上，

我很幸运。

18岁到博物馆工作
水下考古的“黄埔一期”

我 在 广 州 出 生 长 大 ， 1980 年 高 中 毕

业，就到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。在广州的

一个古建开放点——光孝寺，我当了 4 年

讲解员，工作期间又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了

一个在职本科。拿到学位以后，就转到博

物馆的文博研究室当秘书，跟着那些老专

家们转。

1985 年 ， 我 跟 着 参 加 了 一 个 考 古 发

掘项目，就不爱在研究室坐着了。那时候

年轻，觉得考古可以跑野外，满足我的探

索欲和好奇心，于是就跑到了考古队。我

正式参与的第一个考古发掘是石峡遗址，

做 了 三 个 月 ， 觉 得 很 有 意 思 ；1987 年 夏

到 1988 年年初，我又参与了乐昌古墓群

的发掘，200 多座古墓，基本是我一个人

盯过来的。就这样在实践中，我对考古的

理解越来越清晰。

1987 年 ， 沉 船 “ 南 海 Ⅰ 号 ” 被 发

现，当时广州救捞局把发现的文物移交给

了广东省博物馆。我参与了接收文物，但

当时完全没有水下考古的概念，只知道在

南海发现了一艘沉船。

发现“南海Ⅰ号”以后，国家很快成

立了一个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，并开始

做人才储备：一方面是“走出去”，把人

送 到 国 外 去 学 ； 另 一 方 面 是 “ 请 进 来 ”，

1987 年 年 底 ， 请 了 日 本 水 中 考 古 学 研 究

所所长田边昭三先生，到北京办水下考古

培训班，讲了一个星期的课，我就是赶上

了那一批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才在理论上有了一

些概念，知道什么是水下考古、怎么做水

下考古，但还是觉得沉船、潜水，都是很

遥远的事情。

没想到 1988 年 3 月，国家就办了一个

水下考古潜水培训班。当时大家算了一笔

账：让潜水员学考古，还是让考古人员学

潜水？潜水员学考古要花 4 年，考古人员

去学潜水只要花半年。中国有这么多年轻

的考古人员，找几个去学潜水并不难。当

时有三个报名的条件：一是年轻，不超过

35 岁；二是要从事考古工作；三是身体

条件合格，尤其是心肺功能好。这三个条

件我都满足。

我 从 小 喜 欢 游 泳 ， 1986 年 在 珠 海 做

岛屿调查，有一次在庙湾岛，我跟当时的

领队说：“我想从山这边游到码头去，走

过去太远了。”领队开玩笑：“那你给我写

个保证，出了问题跟我没关系。”我一听

这话，应该是不想让我去游，就放弃了。

后来听说国家要办水下考古潜水培训班，

她专门来跟我说：“你不是想游泳吗，去

学水下考古吧。”我就真的去了。

1988 年 3 月到 5 月，我们在交通部广

州潜水学校参加正式的轻潜水培训。从一

个 2 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练，之后又转移

到潜水塔，3 个月之内要下潜到 40 米。当

时 有 9 个 学 员 ， 包 括 水 下 考 古 队 队 长 张

威。这就是大家认可的水下考古的“黄埔

一期”，算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科班。

学 校 当 时 用 的 是 一 套 国 产 的 潜 水 设

备，非常简陋，呼吸阻力大，安全性也不

高。1988 年 6 月，我们参加了中国水下考

古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摸，在广东吴川

考 察 一 艘 古 代 沉 船 。 当 时 所 有 的 潜 水 设

备，除了一套轻潜装具外，其余的气瓶、

呼吸器、面罩、脚蹼、压铅等，都是从湛

江潜水运动学校租借的。

1989 年 ， 我 们 又 在 青 岛 参 加 了 一 个

和国际接轨的水下考古培训班，有澳大利

亚的老师来培训，用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先

进设备。拿着英文教材和录像学了 4 个月

后，我们发现国情不同，他们是在水质较

好、能见度很高的环境下发掘，和我们的

现有水质差别较大。

1989 年 年 底 ， 国 家 博 物 馆 购 买 了 一

些潜水设备，统一由水下研究室管理。一

直到 2010 年做“南澳Ⅰ号”发掘，我才

有了第一套量身定做的潜水服，那是一家

公司赞助的，手臂位置还印了我的名字。

后来，国家专门为水下考古建造了一

艘 “ 中 国 考 古 01” 考 古 专 用 船 。 2014
年，我参加了首航，在丹东海域进行甲午

战舰致远舰调查。船上配置了工作室、文

物 保 护 实 验 室 、 仪 器 设 备 间 、 折 叠 潜 水

梯、减压舱、工作艇等，排水量近千吨。

这样的考古专用船，目前在全世界只有三

艘，法国一艘、韩国一艘、中国一艘。

今天，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发展到了

一 个 新 的 阶 段 ， 没 有 国 家 层 面 的 支 持 ，

“南海Ⅰ号”根本无法花那么大人力、物

力、财力去打捞、保护和展示。

录下“南海Ⅰ号”唯一影像
咸鸭蛋还看得见蛋黄

我是第一个在水下摸到“南海Ⅰ号”

的考古工作者。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

的海上沉船中，年代最久、船体最大、保

存最完整的南宋远洋贸易商船。从发现、

调 查 、 试 掘 、 整 体 打 捞 、 发 掘 到 后 期 保

护，到今天已经走过了 35 个年头。

2001 年 ， 我 第 一 次 潜 下 水 做 考 古 调

查，刚开始水质还比较清，到了 18 米深

度以下，突然就像有了一层黑雾，能见度

越来越低。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船体本身

的，只是偶尔能看到。我在水下录了 20
多分钟的录像，第一次让大家看到了“南

海Ⅰ号”在水下的状态。也是因为这段录

像，研究人员才发现船体保存得这么好，

如果在水下原地发掘，绝对是个损失，这

才提出整体打捞的方案。

水下考古绝不是一般的潜水打捞。打

捞 是 一 个 快 节 奏 的 、 计 算 投 入 产 出 的 工

作。而考古要计算的是，潜一次水能获得

多少信息。水下考古首先要布置探方、测

绘摄像，绘制出船的沉态。哪个东西从什

么地方捞出来，都要在相应的空间位置标

记，达到逆向复原的标准。水下测绘做得

越精细，得到的数据越多，未来研究能取

得的成果就越多。“南海Ⅰ号”从 1987 年

首次发现，到 1989 年确定沉船位置，再

到 2003 年决定打捞，历经 8 次调查。

然而，如果没有水下的能见度，这些

工作都白搭。一般来说，离大江大河的入

海口越近，水下的能见度越差。“南海Ⅰ
号”就是在离岸不远的海域。除此之外，

水质也受到海洋气候变化的影响，水下考

古最好的时段是 5 月到 8 月，这个时候东

北季风转西南季风，海况非常好，风平浪

静。此时也是休渔期，鱼和人的选择可能

有共通性，鱼的繁殖期肯定是海况很好的

时候。另外，休渔期渔民不会出海，否则

渔船拖网，海底的泥沙也会被搅起来。

而这块硬币的另一面是，水质越清，

沉船往往保存得越差，水下淤泥越厚，文

物保护得越好。就像易碎的物品，放在坚

硬的桌面上和包在柔软的海绵里，肯定是

后者得到的保护更好。

1999 年 ， 我 去 西 沙 群 岛 看 过 “ 华 光

礁Ⅰ号”古沉船，它搁浅在珊瑚礁的礁盘

上 ， 那 边 的 水 很 清 ， 有 20 多 米 能 见 度 。

尽管它和“南海Ⅰ号”的年代差不多，但

经过长期浸泡，铁钉生锈，木板软化，船

体已经坍塌。虽然测绘工作很好做，但船

板是散的，已经很难复原。

“南海Ⅰ号”被很厚的淤泥包裹，得

到了很好的保存，但我们没法展开考古工

作，一动水就浑。所以， 水 下 考 古 很 难

达 到 陆 地 考 古 的 细 致 程 度 ， 想 做 到 完 美

结 合 ， 就 是 把 水 下 文 物 捞 上 来 ， 按 照 陆

地 考 古 的 模 式 做 。 当 时 整 体 打 捞 是 没 有

先 例 的 ， 我 们 通 过 理 论 计 算 ， 判 断 应 该

可 以 成 功 ， 但 是 理 论 和 实 践 还 是 有 一 定

差别的。

确 定 了 整 体 打 捞 的 方 案 之 后 ， 2005
年，岸上就开始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

馆。这个计划在当时也是冒险：如果沉船

打捞失败，博物馆也就白建了。很幸运，

我们都成功了。

2007 年 12 月 21 日 ，“ 南 海Ⅰ号 ” 起

吊。在 20 多米深、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

底 ， 将 载 满 易 碎 瓷 器 的 古 船 完 好 打 捞 出

水，就好比用铁篮子从水底捞出生鸡蛋一

样难。沉船从水底拉上来，加上船体、船

货 、 泥 和 沉 箱 本 身 的 重 量 ， 是 5500 吨 。

那次打捞成为当时的“亚洲第一吊”。

12 月 22 日 上 午 10 时 ，“ 南 海 Ⅰ 号 ”

出水，采用古代“滚木”移重的方式运抵

博物馆。进了博物馆，我们就把墙封了，

马上把海水灌上，让沉船又进入了水下的

状态，这也是对文物最好的原生态保护。

2013 年 ， 经 历 两 次 试 掘 之 后 ，“ 南 海Ⅰ
号”正式开始全面保水发掘，就是“放一

点水挖一点”。一直到今年，相关考古工

作才接近尾声。

最终，我们发掘出 18 万件（套）文物，

总数超过广东省博物馆的馆藏量。现在回

想，如果是在 水 下 发 掘 ，船 上 发 现 的 咸 鸭

蛋、羊头、坚果、杨梅和稻谷等文物——咸

鸭 蛋 还 看 得 见 蛋 黄 ，可 能 都 留 不 下 来 。在

陆 地 考 古，淤 泥 可 以 慢 慢 清 除 掉 ，但 在 水

下 没 法 清 理，只 能 靠 抽 泥 器 ，我 们 看 不 见

的东西会被抽进泥管，就漂走了。

在“水族馆”工作
和管子里的大眼睛对视

水下考古和陆地考古有很多不同。首

先是工作效率，陆地考古一天能在现场工

作七八个小时，但水 下 考 古 一 天 只 能 潜

一 次 水 。“ 南 海Ⅰ号 ” 尽 管 不 是 非 常 深 ，

我 们 队 员 潜 下 去 也 只 能 工 作 40 分 钟 左

右 ； 其 次 是 工 作 经 费 ， 同 样 规 模 的 发

掘，水下考古可能是陆地考古经费的 10
倍以上，我们要租船、要在船上吃住，还

有油费⋯⋯都是开支。

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工作的安全性上。

陆地考古会晒黑，但不至于危及生命；水

下考古如果超过潜水极限或者遇上紧急情

况，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在工作中会保证

一 定 的 安 全 系 数 ， 潜 水 要 考 虑 水 下 环

境 、 能 见 度 、 水 深 、 水 流 等 因 素 ， 如 果

环 境 差 ， 安 全 系 数 就 会 放 大 一 些 。 下 水

之 后 会 遇 到 什 么 情 况 ， 我 们 会 提 前 做 预

案和提醒。

我给 队 员 们 的 要 求 是 ， 工 作 可 以 不

做 完 ， 但 到 了 时 间 ， 必 须 严 格 按 照 程 序

离 底 上 水 ， 不 能 说 “ 我 再 坚 持 5 分 钟 就

把这个事情做完了”，做完了，可能身体

受 到 的 影 响 比 这 5 分 钟 完 成 的 工 作 要 大

得 多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会 把 安 全 时 间 控 制 得

很精细。

在水下工作，有时候就像在水族馆里

一样。我们看到很多生物很漂亮，碰上了

又会很倒霉。比如水母，被蜇一下皮肤就

会像被烙铁烫过一样发红，紧接着变黑。

有 毒 的 生 物 都 是 比 较 漂 亮 的 ， 想 多 看 几

眼，但又要避得远远的，很矛盾。十多年

前，我下水时膝盖被海胆扎了一下，两三

天后膝盖就红肿得没法弯曲，还发烧，赶

紧打针吃药才脱险。

绝大部分时间，我们都是在能见度不

好的近海沿岸工作，生物多样性没有这么

丰 富 ， 但 也 有 有 趣 的 事 情 发 生 。 2012
年，我们给广东汕头的“南澳Ⅰ号”明代

古沉船做了一个原址保护工程，在海底罩

了一个用直径 88 厘米的大管子焊成的十

字限位架。结果那里就变成了人工鱼礁。

有一次我凑近一看，管道里有一双很大的

眼睛盯着我，一会儿就缩到里面去了，应

该是一条很大的鱼。之后，我们连续回访

了 4 年，每一次去都能看到它。

原址保护是我们近些年做过的三种水

下考古模式之一。“南澳Ⅰ号”海底的淤

泥很浅，且周边有礁石，沉箱下不去，目

前没法整体打捞。我们把船上的文物打捞

发掘后，就对船体进行原址保护。

广东佛山的西樵山矿坑遗址，我们又

用了最小干预的模式。那里是清代采石矿

的一个遗址，后来被水淹了，古代采石的

完整场景就保留了下来。那里水很清，水

下测绘也顺利完成了。

最小干预是考古的最高境界，考古本

身是一个破坏性的研究，挖完一个遗址，

遗址其实就不存在了，只 是 发 掘 的 过 程

可 以 让 我 们 提 取 有 效 信 息 来 复 原 遗 址 与

历 史 。 并 不 是 每 条 沉 船 都 需 要 发 掘 ， 它

在 水 下 就 是 一 个 遗 址 ， 保 护 可 能 是 最 好

的选择。

连续4年中秋和国庆
在“中国考古01”上过

近 年 来 ， 考 古 和 传 统 文 化 都 越 来 越

火，“中国节日”系列晚会、知识考古类

节 目 《隐 秘 的 细 节》， 还 有 正 在 河 南 卫

视 、 优 酷 播 出 的 《闪 耀 吧 ！ 中 华 文 明》，

都是解读中华优秀文化、讲好中国故事的

尝试。前段时间，我去参加录制了 《闪耀

吧！中华文明》，在考古现场为观众讲述

“南海Ⅰ号”的前世今生。

我以前很少面对媒体，后来觉得我们

开展考古工作，用的是纳税人的钱，纳税

人有权知道我们做了什么，而且宣传项目

成果，也应该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。所

以 ， 只 要 有 需 要 ， 我 就 会 亲 自 去 面 对 公

众，讲好我们的考古故事。

对 年 轻 人 来 说 ， 考 古 现 在 是 热 门 学

科，考古单位也都在扩编。从最早 3 名队

员赴日本培训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培养了近

200 名水下考古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各

类人才，并且开始反哺国际、辐射海上丝

绸之路沿线国家了。现在，山东大学、中

山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都设置了水下考古的

课 程 ， 尚 未 形 成 专 业 ， 但 也 有 在 筹 备 中

的，我相信最终必定会落实。

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，我希望他们在

从事考古工作时能正确认识自己。没有一

份科研工作比考古更幸运，考古是不求回

报的。

我是属于比较“笨”的，把水下考古做

到了“底”，一直做到今年退休。从 18 岁到

博物馆工作，到现在 40 多年，很少有工龄

像我这么长的人。曾有连续 4 年的中秋和

国庆，我都在“中国考古 01”船上度过，一

出海就是一两个月，看“海上生明月”，吃烧

烤、喝啤酒，是不是很浪漫啊。

船上有一间首席专家室，很长一段时

间里都是我在用，现在

是时候休息一下了。不

过如果有什么工作需要

我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我

还去。

（中青报·中青网见
习记者杜佳冰根据崔勇
口述整理）

崔勇：第一代水下考古人，从沉船接通海上丝路

□ 翟 婷

苏轼，字子瞻，北宋著名文学家，位

列 “ 唐 宋 八 大 家 ” 之 一 。 苏 轼 其 文 、 其

诗、其词皆流芳千古，在水利、教育等方

面亦颇有政绩。苏轼一生历经数次贬谪，

却仍豁达安然，并在多方面成就璀璨。这

样一个“学神”似的人物，是如何治学求

道的呢？从 《日喻》 一文中，我们或可找

到一种答案。

苏轼将世人治学求道的歧途，比喻为

盲者观日。生来目盲者不识太阳，于是求

问于他人。有人说，太阳状如铜盘，盲者

便叩盘而听其音。一日，钟声飘来，仿佛

叩 盘 之 音 ， 盲 者 认 为 钟 就 是 太 阳 。 又 有

人 说 ， 太 阳 亮 如 烛 火 ， 盲 者 便 摸 索 蜡 烛

的 形 状 。 一 日 ， 盲 者 拿 到 形 如 蜡 烛 的

龠，又认为这是太阳。

“日之与钟、龠亦远矣，而眇者不知

其异，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。”苏轼认

为，盲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知错误，就

在于他未能亲自得见太阳，只是单纯依靠

他人的描述。

苏轼指出，“道之难见也甚于日，而

人之未达也，无以异于眇。达者告之，虽

有巧譬善导，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”。治

学求道者正如盲者，虽可以从得道之人那

里听到巧妙的比喻和引 导 ， 但 这 与 试 图

通 过 比 喻 认 识 太 阳 无 异 。 从 铜 盘 到 钟 ，

从 蜡 烛 到 龠 ， 如 此 辗 转 比 喻 ， 何 时 才 能

认识太阳呢？“故世之言道者，或即其所

见 而 名 之 ， 或 莫 之 见 而 意 之 ， 皆 求 道 之

过也。”凭借浮浅的见解就去定义道，或

尚 未 得 道 却 凭 想 象 言 说 ， 这 些 皆 为 求 道

中的歧途。

那 么 ， 道 不 可 求 而 得 之 吗 ？ 苏 轼 认

为：“道可致而不可求。”何为“致”？他

援引两句古语来说明。孙武说：“善战者

致人，不致于人。”子夏说：“百工居肆，

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君子的学

习如能像善战者一样沉稳而智慧，像工匠

一 样 本 分 而 专 注 ， 道 就 会 “ 莫 之 求 而 自

至”。在学习积累中，泰然待道自至，不

强求却能最终与道相遇，这便是苏轼所理

解的君子治学求道的正途。

苏轼又以学潜水为例，阐释求道之正

途的体现。南方多有善潜者，他们日日居

住在水边，7 岁便能蹚水过河，10 岁即能

在水面漂浮，15 岁就可潜入水中。这样

的技能不是随便能做到的，“必将有得于

水之道者”。曾有一些来自北方的勇猛之

人向潜水者询问潜水的方法，但按照听来

的 办 法 下 河 尝 试 ， 却 没 有 一 个 不 被 淹 死

的。“故凡不学而务求道，皆北方之学没

者 也 。” 不 致 力 于 学 习 而 试 图 直 接 得 道 ，

就会重演那些学潜水者的悲剧。

苏轼对治学求道的思考，也包含着具

体 的 现 实 关 怀 。 他 说 ：“ 昔 者 以 声 律 取

士 ， 士 杂 学 而 不 志 于 道 ； 今 者 以 经 术 取

士，士求道而不务学。”在该文写就的 7
年 前 ， 宋 神 宗 采 纳 王 安 石 意 见 ， 决 定 以

“经术取士”。科举考试不再考诗赋与明经

等科目，改考经义与策论。于是当时的学

子埋头于经传注疏，尤其重视王安石所作

的 《三经新义》，而忽略其他典籍。本应

彰显时政见解的策论，也往往沦为阿谀功

绩的空疏之作。

苏 轼 发 现 ， 过 去 以 声 律 诗 赋 选 拔 人

才，学子们大多杂学旁收，对于真正的经

世之道无所用心；现在以经学、策论选拔

人才，学子们虽以道为追求目标，但又急

于求成，忽视学习。这是治学陷入迷途的

体现。

苏轼秉持的道，是传承千载的士大夫

之道。道中包含着士人对家国命运的强烈

关 怀 ， 对 百 姓 福 祉 与 天 下 治 平 的 使 命 担

当，对传承文脉、赓续道统的历史自觉。

而国家开科取士的目的，也本应是选拔于

国于民真正有担当、有品德、有学养的人

才。空言求道却不致力于学习的人，既背

离士大夫之道，也无法在未来担当大任。

《日 喻》 一 文 ， 既 阐 释 了 治 学 求 道 的 正

途，又是在针砭时弊。

在他 6 年后写就的 《石钟山记》 中，

苏轼践行了深入实际、亲身探索的精神。

世人不肯亲自冒险考察或知晓真相却不擅

表 达 ， 这 固 然 是 外 界 不 了 解 石 钟 山 的 原

因；但自以为是地满足于简单而荒谬的答

案，这样的人更是“浅陋”。

《石钟山记》 正是 《日喻》 一文的印

证之例。而他的 《代书答梁先》 更是浓缩

式地表达了 《日喻》 的治学精神：“学如

富贾在博收，仰取俯拾无遗筹。道大如天

不可求，修其可见致其幽。愿子笃实慎勿

浮，发愤忘食乐忘忧。”

苏轼对治学求道的阐释虽历经千年，

在 今 天 仍 具 启 发 意 义 。1941 年 ， 毛 泽 东

在 《改 造 我 们 的 学 习》 一 文 中 说 ：“ 实

事”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；“是”是

客 观 事 物 的 内 部 联 系 ， 即 规 律 性 ；“ 求 ”

就是研究。“实事求是”就意味着，只有

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切实研究，才能发现事

物的真正规律。

在较早完成的 《实践论》 一文中，毛

泽东强调，只有“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

实践的斗争 中 ， 才 能 暴 露 那 种 或 那 些 事

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”。与苏轼一样，毛

泽东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：“你要

知 道 梨 子 的 滋 味，你就得变革梨子，亲

口吃一吃⋯⋯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

源的⋯⋯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，

这种形式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，而实践和

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，都比较地进到了

高一级的程度。”毛泽东所批判的脱离实

践寻求事物规律的做法，也正是苏轼所批

判的“求道而不务学”。

苏 轼 《日 喻》 一 文 对 认 识 论 的 阐 释

虽 不 尽 完 善 ， 但 在 治 学 求 道 方 式 上 为 我

们 指 出 了 一 条 朴 素 的 正 途 。 当 代 青 年 也

面 临 着 和 千 年 之 前 的 学 子 同 样 的 问 题 ，

苏轼告诉我们：要“学以致其道”，在探

索 研 究 中 逐 步 积 累 ， 从 实 践 中 获 得 真 正

的智慧。

【作 者 系 中 央 党 校 （国 家 行 政 学 院）
文史部博士研究生】

“学神”苏轼分享治学经验：从实践中获得智慧

四川眉山，三苏祠。 视觉中国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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